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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寿
王宇轩 

   天色逐渐深了起来，我将身上
的大衣捂紧，哈了一口气暖了一
下冻僵的双手。行色匆匆地赶着
路。今天是我外婆八十大寿的日
子。
   外婆家住在老城区，房子就与
二姨家紧挨着，两家轮流准备饭
食，到点便一起吃，已经工作了
的三个表姐也基本天天晚上都来
吃饭。而大舅一家早些年挣了不
少钱，翻盖了老家大院，见外婆
在这老城区住得习惯了，便只带
了妻子儿女住到大院，而小姨则
是嫁到了城的另一头，时不时也
带着老公儿子来串门。今晚，大
家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老屋子里，
为老人家庆祝生日。
   我到得比较早，还没有一个客
人到。我在门口唤了一声二姨，
便走进了外婆的屋里头儿，坐下
烤起了火。第二个到的是大舅一
家，先是大舅，油光满面的脸被
吹得黝黑，染上了红影，脸上挂
着笑。问了声好后，他便从兜里
拿出了一个鼓鼓的红包，递给了
外婆 :“我一个做生意的也不知道
送你些啥，想买些啥就花这些钱
吧！”外婆嗔怪道：“这段时间
每次来都给那么多钱，我又花不
了那么多，拿着，这是妈给你的。”
说着便也掏出了一个红包，似乎
不比前一个小得了多少。大舅摸
摸鼻子咧嘴笑了笑，没收下，而
是小鬼头似的直接蹦到了火炉边
与我寒暄起来。老人家楞了一下，
马上又把红包塞给了紧跟着进来
的小表弟。小表弟的嘴角止不住
地向上扬，不过当他看见向他走

读书人的偷
123 骆涵训

   我的毛笔老师是个秃头老大
爷，但他是个有趣的老大爷，
一个虽老不衰的模范老人。                                                                 
   徐老师写的字可好看了，可
他却老是跟我们说他的字都是
偷来的。          
   徐老师小时候家境窘迫，经
常为了一日三餐发愁，在温饱
都是问题的情况下，上学读书
是个奢望。他很少跟其他伙伴
疯玩，他喜欢偷偷地溜到离村
子很近的一所初中“蹭课”。
刚开始“蹭课”时，每天跟个
小偷一样，躲在教室的外墙偷
听，趁老师不注意就看一眼黑
板。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会
骂骂咧咧地走出来，而他撒开
腿就跑，同学们一下课，他也跑。
   徐老师跟我们说起这段往
事，他说：“我现在身体好，
就是那时跑出来的”。  
   久而久之，他竟跟那些同学
混熟了，所以他也就可以借到
课本看了。就是那时候，徐老
师打下一些文化底子。他每天
模仿那位老师写字，一笔一画，
一丝不苟，在沙地上练，在泥
地上练，无处不练，虽然是用
手指写，用树枝写，但还是带
给了他许多乐趣和收获。
   哪怕后来徐老师已经成为了

以奋斗
谱写乐章

110 程 韵

   “嗒嗒嗒……”的键盘声又
冲入耳朵。
    我翻了个身，用被子死死地
捂住双耳。那片急促和聒噪却
仍然持一把长矛，侵入我的耳
朵，狠狠地点破了夜晚闷热的
天空。我迷糊地起了床，朦胧
中是“万家灯火皆熄”背后的
一丝昏黄的微光。
   “妈，您小点儿声吧……”
我不耐烦道。她先是一惊，接
着是带有歉意地“哦”了一声后，
又继续埋头苦干。我清晰地看
到，电脑屏幕的蓝光打在她额
头上的汗珠表面，熠熠生辉。
妈妈在一家纸媒社工作。除了
偶尔能在报上文章的一栏看到
她的名字，我也不懂她没日没
夜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都
叫你早点休息！这些东西和身
子比到底算什么！”“你不懂！
我有我自己的梦想啊！”“管
你什么梦想！你每天晚上都这
样，你受得了，我受不了！”……
那段日子，充满着一日学习工
作归家的疲倦笼罩着晚饭桌，
吼、喊、骂的声音时常充斥于
耳边，好似织起了坚实的网，
挡在我们家中，挡住我们一家
三口的心。
   某日，客厅里又如往常，我
躲进房间，无奈又不解。吵骂
声于无声无息中不知已流逝了
多远，爸爸打开我的房门，坐
在我身旁。“你妈啊，就是倔。
为了追求她的文学梦，连身子
都不管了。最近纸媒社出了点
意外，你妈的几个同事辞职了，
剩下你妈还在帮他们扛担子。
她说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
用奋斗和实干追逐她的文学梦。
我们啊，就多多理解和帮助她
吧……”
   那晚的进度条仿佛被拉后了

妈妈的计划
119 达娃卓玛

   那时我刚上一年级。班主任胡
老师是位坚守传统，欣然把全部身
心投入到教书育人上来的好老师。
我喜欢上学：喜欢那粉笔和彩色
蜡笔散发的独特味道；喜欢那朗
朗的读书声；喜欢那大小刚适合
的桌子……然而，我在学校遇到
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一丁小立。 
   每天我放学回家走在那不算长
的路上，丁小立都要奚落我，打我，
威吓我。我非常害怕她，她留过级，
所以比我大一岁。她在学校到处
树敌没有朋友。因为我是一年级
里个子最小的同学之一，所以顺
理成章地变成了她的欺负对象。
放学回家，她总是跟在我后面，
用脚踩我的鞋跟，踩到我的鞋脱
了为止。当我蹲下来整理鞋子时，
她猛地拍我的背。每天放学铃一
响，我就心跳加速，我不停地眨
眼以防落泪。不久，妈妈察觉到
了我在学校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情。
   我不想告诉妈妈关于丁小立的
事情，假装看电视逃避妈妈的询问。
然而，在她的一再追问下，我终于
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并忍不住
抽泣起来：“妈妈，我求你别插手
这事，说不定她会变得更疯狂。” 

来的大舅时又青了脸，径直往外
跑。舅母无奈地笑了笑，问了声
好便直接到二姨家帮忙做饭了。
    很快，小姨一家也来了，小姨
是专职主妇，平时在家没事便学
着做些糕点，每次来都会带些她
新学会做的点式，让大家来把把
关。这次，她提了一个大奶油蛋
糕来。虽说外婆并没有血糖血脂
之类的病，但小姨还是贴心地用
了没那么肥腻的动物奶油，一进
屋便香气四溢，放下蛋糕后，嘴
最碎的小姨来了，屋里的人马上
就唠了起来。小姨的儿子与老公
是外地人，不讲本地话所以插不
上嘴，不过脸上也都漾着淡淡的
暖意。
    一声亲切的嗓音在门口响起，
还围着围裙的二姨从门口走了进
来，手上还抓着两三块茶叶饼。
二姨父老家盛产茶叶，离这儿也
不算远，而外婆又喜欢喝茶，所
以二姨平时随二姨父回老家时总
不忘提回两扎茶叶，这次老人家
大寿，便专门为此跑了一趟。“妈，
这茶叶当地人说喝了可以眼明心
亮，您没事就喝点儿吧！”外婆
接过这几块茶饼，隔壁屋里头儿
传来了舅妈的唤声：“开饭啦！”
    菜摆上了桌，热腾腾的冒着烟，
而表姐还没到，大家便坐在餐桌
边上聊着家常。很快，表姐与她
的男朋友提着好几个袋子出现在
了楼道口，严厉的小姨脸上稍有
愠色，看到了外婆高兴的模样，
脸上缓和了些，叫大家开始吃饭。
吃饭时大家有说有笑，只有表姐
时不时捧着手机，有时还走出去

打电话，所以吃得并不尽兴。晚
饭结束后，不急着洗碗，大家打
开了蛋糕盒，准备切蛋糕。这时
表姐也终于放下了手机，拿起了
进门便丢在角落的袋子，“外婆，
这是送你的一些保健品。”袋子
里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果，装在
一个卖相不好看的盒子里，盒子
上印着一个不出名的品牌。外婆
虽不识字，但从这包装上也察觉
到些许不对劲，便问道：“这是
什么啊，阿华？”“这是我和我
老公最近在卖的，是个保健产品，
你要是觉得有效的话，以后还能
找我买呀！”“买？”“是啊，
大家要是也想要的直接微信找我
买呀，不买也可以多帮我转一下
朋友圈，宣传一下啦。”小姨脸
色变了。
   “你，不是在做微商吧？”屋
子里如死般沉寂。表姐脸上挤出
了笑容：“是的。”风“沙沙”
的吹进屋内，像在嚎叫，刚点上
的蜡烛摇曳不定，舅母、两个姨
父算是半个外人，脸上都堆着尴
尬的笑，其他人则是沉默不语，
连不懂微商是什么的外婆的嘴角
也有些许抽动。似乎是为了打破
凝固住了的空气，表姐仍自顾自
地说着，甚至还掏出手机让大家
看了些图。“你们不用担心我，
这赚的可多了，一点也不辛苦，
你们要是也想赚点外快就来找我
吧。”说着，便开始了点名式的
询问，可几乎所有人都婉拒了她，
严厉的小姨甚至叫她别干这活儿
了，去找份正经工作。她的笑容
愈发僵硬，最后缠上了外婆。老

人家心软，哪经得住宝贝外孙女
的这软磨硬泡，便点了头，不但
收下了那一盒，还出钱把她带来
的几盒都买下了。小姨敛了笑，
眼瞪圆了，脸上收了和气：“够
了！阿华，你闹够了没！”二姨
也看不下去了，柔声劝道：“这
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妈年级大了，
吃坏了身子就糟了。”两人一个
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劝上了。
而表姐像是死了心，似头犟老牛，
直接吵上了。她越说气势越是不
足。她的男友毕竟还未过门，不
好掺和这事，她孤立无援，终于
爆发：“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乡巴
佬，说了也不懂，活该挣不着钱！”
小姨是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本想
发作，却突然想起二姨家虽挺富
足，但是二姨的确没什么文化，
这可谓是骂得很恶毒了。她急忙
望向二姨，只见二姨眼里丢了光，
脸上一下扑了层黑云，整个人的
“气”似乎被压了下去，本来就
精瘦的身材显得更瘦小了。可不
知是否因为信佛的原因，二姨的
表情很快复了样，只是似乎非常
疲惫。只对表姐说了句：“把那
几个盒子拿到你外婆房间，放着
罢！”二姨与表姐几乎每天晚饭
都在一起吃，大姨过世的早，早
就把表姐当成了亲女儿，小姨见
二姨这样，也就泄了气一样。
   我起身，走出外婆家，云出来
了，遮了月光。风愈发的大了，
我拢了拢大衣，感觉比来的时候
更冷了。老城区里本来亮着零星
几户暖灯都灭了，我走进了风里，
默默地祝外婆，生日快乐。

一名书法老师，他还是感慨他无
法达到那位老师的境界。                                                             
   那次依然是在偷听，那位老
师却指了指他，“徐同学是吧，来，
上来写字。”“我？”徐同学指
了指自己，抑制住了想跑走的冲
动，“嗯，来，偷听了这么久的课，
不会连个字都不会写吧？”那位
老师笑了。于是，徐老师郑重地
接过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人生
中最重要的那个字——“窃”。
   “现在想起来，好像还有讽
刺意义呢。”徐老师憨笑着抓了
抓自己的光头并说：“不过就像
孔乙己说的那样，偷书不算偷，
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呢？所
以嘛，偷字也不算偷呀，哈哈哈。”
   徐老师指了指我写的字，严
肃地说“看字帖，字要横细竖粗，
字才能撑的起来。”说完又拍了
拍我的肩膀，感慨地对在场的学
生说：“大家今天的条件都很不
错，不要浪费了呀，认真学吧。”                                                                  
   “偷”，一个带有贬义的字，
放在徐老师身上，就成了一个积
极的字，它代表着徐老师认真的
学习态度，治学的严谨，以及老
一辈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
   这种读书人的“偷”，是值
得我们去学习的。

好几格似的，一下子就到了深夜。
黑压压的房子就如夜幕中的沉淀
物，疲倦笼罩着大地，溅起一片
繁星，照射在小区里每一户人家
的梦乡里。仔细望向窗外，有些
房间里还透露出微暗的光，与银
白的月光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
好似在诉说着，自己的、他人的、
大家的梦想。而眼前一片蓝白荧
光前，也浮现出妈妈瘦削憔悴又
苍白的脸，眼下的黑眼圈好似熊
猫，装满了疲惫的眼袋好像正在
往下掉；而键盘上的双手却灵敏
而轻快地拍打着。键盘一蹲，一
起，清脆的声响嵌入她的文学梦
里，奋斗和实干的泉水夹杂着默
默奉献的汗滴迸射而出；电脑屏
幕上密密麻麻的五号字体填满了
整整十几页文稿……“啊，今天
的工作终于干完了，但愿我的奋
斗能给予我回报吧……”她轻啜
一口咖啡，收好电脑，随即便倒
头于沙发上。
   这时，手机上显示着凌晨三
点钟。
   一日复一日，从下班干到深
夜的她，不停地追逐着自己的文
学梦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社会上许许多
多的普通人，也会像妈妈一样吧，
他们坚守着梦想，相信奋斗和实
干会织出藏着幸福的大好春光。
   然而正是这份信念，这些奉
献，才使得中华民族，能在现代
社会的长河中，谱写出美丽乐章。

   父母不能每天来接我回家，爸
爸出差，妈妈要工作。我想不出
妈妈知道真相后会做些什么。这
个棘手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解
决，没有。
   第二天，胡老师斜倚在课桌上
低声问道：“亲爱的小艺，放学后，
可不可以帮我做点事情？我已经
跟你妈妈说过了。”她的眼神充
满了理解与关心。我迫不及待地
点了点头。
   放学后，丁小立疑惑地望着
我，但还是跟着别人悻悻地出去
了。过了一会儿，老师才把我放
回了家。她站在校门的台阶上朝
我挥手告别。这次，我放心大
胆地走在路上，但到了拐弯处
时，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脚步
声，原来，丁小立一直在那边
等我出现。她飞快地踩我的鞋
子，背后又猛的一拍。这次我
再也控制不住了，放声大哭。 
   回到家后，妈妈发现了我的神
情异常，就开始询问我。我只是
回了句：“我不想上学”。那
一夜，我整夜失眠了。第二天
清晨，妈妈轻轻地说：“小艺，
妈妈有个计划。”我的脑子一
片混乱。为什么妈妈就不能明

白，她所谓的办法根本就没用。 
   迎着刺骨的寒风，我们两个挽
在一起慢慢地走在路上。果然不
出所料，当我们到达拐弯处时，
丁小立出现了。当她慢慢地走近
我们时，我心里依然很忐忑。“你
好 ! 小立”，我妈妈温柔主动地
打了招呼。丁小立停住了脚步，
像尊雕塑一样呆呆地愣在那里，
她的双手和脸颊都冻得通红。她
那件肥大的外套散开挂在她身上，
只剩下两颗纽扣孤零零地待在外
套上，里面穿得很薄。妈妈俯下
身子，替她扣上纽扣，把周边的
衣领竖起来，用橡皮筋把她永远
乱七八糟散在脸上的头发束起来。
我安静地看着她们呼出的热气在
这个寒冷的清晨在眼前盘旋。
   小立专注地看着妈妈，脸上挂
着让人琢磨不透的眼神。面对面
两人相距只有几厘米，妈妈戴着
手套的双手托起了小立冰冷的手
说 ：“小艺没有兄弟姐妹，在学
校需要一个好朋友，一个可以每天
放学后陪着她一起回家的亲密朋
友。小立你愿意与小艺成为朋友
吗?”丁从立咬着嘴唇， 眨了眨眼。
最后点头了。然后，妈妈离开了。 
   接下来，我和丁小立僵硬地走

在路上。中途，我偷偷瞥了一眼她，
她居然，面带微笑。从此，我们结
伴走在回家的路上，成为了朋友。 
   年少的我不懂妈妈的计划，但
一路走过，我发现妈妈这伟大计
划的来源：爱是耐心和友善。爱
永不息。

这是个秘密！
219 覃小蔚

   将近新年，佛山的天气却暖人
得可爱，下午四五点的阳光从南
半球赤道那头斜斜地撞进高墙上
一方小窗，在光线略暗的菜市场，
抛射下一个四棱柱一样的几何光
体。
   迎着阳光走过，右手举起挡在
眼前，左手小心翼翼地提着整袋
鸡蛋。心里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
逛菜市场嘛，这种事还需要多想
些什么吗？
   “家里有一只鸡，要怎么搞
呢？”母亲问。
    “焖芋头吧。”
   刚刚漫无目的闲走着的时候，
也许偶然瞥见了一堆芋头，于是
便同母亲往回走，头向两边略略
扫视，寻找芋头的身影。不花多久，
看到了――然而只剩下孤零零的
一个，连挑的机会都没有了。

   抓起那只芋头，大小形状还算
可以，我用手肘子轻轻碰碰母亲，
小声嘟哝：“粉吗？”
   母亲把芋头举起来问店主，大
声问：“芋头粉吗？”
   “我刚刚才拿出来，一下子只
剩一个了，你说粉不粉呢？”店
主应，三十来岁，白色长袖衬衫，
黄色格子围裙，板寸头，脸庞轮
廓很干脆硬朗。
   “呀，刚刚有个人说帮他先留
着一个芋头，我给忘了。”店主
又喃喃到。
   可是他没有阻止母亲把芋头放
在电子称上。或许，是玩笑话？
想说他的芋头怎样的好卖？
   旁边又来了几个客人，买蒜头
的，买蘑菇的，店主像动画片里
的小飞侠一样，在各种蔬菜瓜果
中间转来转去；又像是被抽了几

下的陀螺，格子围裙一会儿对着
我们，一下子又转到背后变成白
色衬衣。忙得晕头转向，他好像
忘掉了电子称上歪向一边的的芋
头，忘记了我们母女俩。他的动
作很迅速，一眨眼，他好似变戏
法一样从身后的桌子上捧出一盆
鲜绿的植物，二十厘米高，长得
像葱又像韭菜，底部是个紫色大
圆球。“嚓嚓嚓－－”他很快的
冲着它喷水，嘴里还念叨着：“哎
呀，差点忘记给你浇水了。”
   终于母亲开口了：“帮忙秤秤
芋头。”说着还指了指那个等待
已久的芋头。芋头仍然歪斜的，
呆头呆脑的模样。
    “好嘞！”店主按下价格，装
好了芋头。
   “那是什么？”母亲指着绿色
植物问。

    “洋葱。”
   “养洋葱做什么呢？”母亲好
像很好奇。
   没想到调皮的店主身子朝前一
倾，下巴微微扬起再顿下来，“这
是个秘密！”
   “哟，还有什么秘密。”母亲
被逗笑了。
   “你明天再来，我告诉你是什
么。”店主更俏皮地补了一句，“顺
便告诉我芋头好不好吃。”
    我和母亲都笑着走了。

   我突然觉得，生活像是逛菜市
场，有时候你被铁皮里的草鱼溅
了一脸水；有时候你一脚踩进玉
米叶里；有时候你遇到一个神奇
的店主，还故作神秘笑着跟你说：
    “这是个秘密！”


